
媽媽愛你：中國親媽粉、偶像產業、性別
和親密烏托邦

白玫佳黛

摘要

親媽粉是把愛豆（職業偶像）看作是自己孩子的粉絲。近年，隨著

中國引進日本的偶像養成模式、韓國的《創造101》選秀模式，伴隨粉絲

日常活動向微博平台的轉移，粉絲們在原有的身份和文化基礎之上創

造出這一新身份。外界對親媽粉的理解簡單化、污名化。本文用深度

訪談法，以粉絲為主體，基於其追星經歷和媒介使用經歷，來理解這

種認同產生的原因，及這種粉絲屬性對她們自己的意義。研究發現，

親媽粉的產生由產業發展促成。媽粉通過創造性地建構集體身份來合

理化自己進行批評的權力，最大限度地保有自身的思考和自我。在熱

情與理智的交織中，媽粉們在這一深具包容性的身份之下，在幻想和

現實的親密關係的交織中，堅持成長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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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 Loves You: Chinese Mother-Fans,  
Idol Industry, Gender, and Intimatopia

Meijiadai BAI

Abstract

Mother-fans fantasize their idols as if they were their children. With 

importation of Japanese style idol production line, introduction of Korean 

Produce 101 formula, and relocation of fandom to Weibo platform, Chinese 

fans created this new collective identity, based on existing fan identities and 

subcultures. Outsiders of fan community tend to simplify this identity and 

stigmatize mother-fans' activities. By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treats fans as subjects with celebrity-adoring experiences and mediated fandom 

history, and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why fans create this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 to them.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mother-fan emerged because 

of the industry. Fans creatively transform this identity to legitimize their rights 

to critique the industry, thus protect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nd position as 

subjects. Under this umbrella identity, mother-fans passionately and rationally 

develop their consciousness and thrive in their collective intimatopia of reality 

and fant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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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愛豆即偶像。這一稱呼音譯自「偶像」的英文詞（idol），經日韓音

譯傳入中國，同時又包含了「愛」這個字和可愛的感覺。愛豆是「在大

眾面前以自身魅力為賣點、不一定有特殊專長但可能樣樣略通的年輕

偶像」（邵燕君、王玉玊，2018：119）。自稱是自己愛豆的媽媽的粉絲

被稱作親媽粉（簡稱媽粉）。有的媽粉跟愛豆真實的媽媽年齡差距不

大。養成系團體的成員很早便與經紀公司簽約，作為練習生接受培

訓，最終出道。在這一過程中，公司和相關選秀節目製作方會公佈練

習生或出道藝人的日常信息和生活片段，讓他們在粉絲的關注下成

長。其中日本和韓國的養成策略稍有不同。中國養成系男團TFBoys學

習的是日本的養成策略。其成員初中就已出道，在粉絲的注視下成

長、升學。他們的一些媽粉和他們媽媽們的歲數相差不大，每月追星

消費被看做是「養兒子」的支出（金詩怡，個人對話，2018年6月23

日）。但也有許多媽粉與自己愛豆的年紀相當，甚至比他們更小，但卻

把對方當做自己孩子一樣來追星。這些年輕媽粉在粉圈（粉絲的圈子）

外遭受著極大誤解。粉圈是一個高語境環境，而粉圈外則沿用著主流

釋義來理解粉圈內行為，並伴隨對粉絲的污名化。2019年7月16日湖

南衛視《天天向上》錄製現場，有粉絲在錄製間隙對著主持人團隊的王

一博大喊「媽媽愛你」，遭主持人汪涵訓斥：

大庭廣眾你們就不害臊麼，我覺得。什麼的你們就媽媽了，就愛

了另外一個人了？你們知道媽媽是什麼意思嗎？（新浪娛樂，2019

年7月18日）

這反映的是粉圈外人士從自身出發來理解粉絲，不理解並排斥粉

絲「舞」（用人或角色進行幻想）到圈外。他們身處父權社會的主流話語

體系中，其中許多人還在文化產業裡賺粉絲錢。

社交媒體平台流傳著一些對媽粉的行為模式和心理動機的猜想。

有的認為女性進入青春期後身體會產生催產素，但卻尚無親生後代可

撫養，因而產生了給愛豆當媽的想法（趙皓陽 -Moonfans，2018年11月
29日）。這種觀點把粉絲看作了心理和行為都被生理因素操縱的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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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而非有主體性的人。另一些人認為媽粉沿用了媽媽對孩子進

行無私奉獻並不求回報的社會認知來暗喻自己和愛豆間的關係。誠

然，「粉都（fandom）的表達常像母親一樣（motherly）」（Yano, 1997, p. 

341）。涉及中日韓「粉絲對於愛豆的母愛」的研究大都談到了該國文化

中母親的位置，但無一不是從本質主義上理解該文化：在中國，母親

是「嚴父慈母」中的慈愛的一方—「父親應該是對子女嚴厲的那一

方，（大多數情況下）主要提供給『他』道德上的引導，而母親則用愛和

照料來澆灌孩子」（Yang, 2009, p. 535）；在日本，「孩子是母親的延伸，

就好像粉絲認為森進一（Mori Shin’ichi）是自己的自我延伸一樣」（Yano, 

1997, p. 342）；韓國儒家文化中的母親也是為家庭和子女默默奉獻的形

象。但粉絲的解讀不一定與跨文化視角下該國文化的本質主義解讀一

樣。本質化解釋還有一重陷阱：主流的、理想的母親與孩子間的關係

往往是被神化的迷思（myth），通過美化和神聖化母子／母女關係，特別

是神聖化母親的奉獻和犧牲，來消弭女性提出自身訴求的必要性。特

別是，母親常從夫居並融入父系家庭和社會關係。粉絲們真的希望自

己成為這樣一個被神化的角色嗎？在媽粉「出圈」（粉圈內的事件廣泛傳

播到圈外）時，這種神化的母性常和對粉絲的誤解相聯繫，進一步污名

化粉絲。汪涵訓媽粉的案例中發生的正是對「神聖母親」形象的招魂

（「你們知道媽媽是什麼意思嗎？」）和對女性的性和生育只能發生在私

密空間的規訓（「大庭廣眾你們就不害臊麼，我覺得」）。媽粉顯然沒有

意圖跟主流文化爭奪「神聖母親」身份—事實上這種神聖性常在女性

為人母後被強加在她們身上，造成事實上的壓迫。

遵循傳統家庭角色分工話語的解釋可以幫我們理解為何一些粉絲

自稱媽媽，而把可以提供「資源」（包括工作機會、媒體曝光機會、項目

等）和金錢資本的資本方叫做金主爸爸。但一些粉絲在似乎是互斥的女

友粉和媽粉身份間靈活轉換的現象直接拷問著我們現有理解的淺薄。

此外，當愛豆上傳一些帥氣的、裸露較多或眼神犀利的照片時，評論

和轉發中常會出現「血洗媽粉」一說，意為媽粉面對這些內容，很難以

看待孩子的方式來進行想像。這些現象使我們需要以粉絲為主體來理

解她們認同這一身份的原因。若缺乏田野觀察和訪談的結果，心理分

析的觀點也難免流於父權中心主義的臆斷。本文通過對「媽粉」進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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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訪談，以理解這一粉絲屬性形成的媒體生態原因，及此種追星愛好

對青年女性構建性別意識和認識親密關係的影響。通過研究這一在地

化的新身份，本研究亦可以擴展對粉絲所構建的親密關係網絡的理解。

文獻綜述

雖然巨星都會因其粉絲的年齡構成廣泛而為人稱道，但大多數粉

絲都是年輕人。約70%年輕人自認在某種程度上是粉絲（如岳曉東，
2007；Boon & Lomore, 2001）。將偶像看成是（自己）孩子的情況已有

很長的國際歷史。

想像的關係：粉絲與明星間的情感關聯

粉絲把偶像看作孩子的現象存在於不同國家和歷史語境中。有的

玉米把李宇春稱為「小孩」（Yang, 2009, p. 535）。日本歌手森進一「46歲

時，除了有性魅力……還能喚起粉絲的母性……面對『Mori在你們生

命中處於怎樣的位置』的問題，超過10%的粉絲回答『是兒子』」（Yano, 

1997, p. 339）。他本人也常被描述成是可愛的（kawaii，亦作cute或
endearing）（Kinsella, 1995）。森進一本人少年喪母。而韓國的Rain（鄭

智薰）也如此。他曾多次談到他「思念母親的傷心和面試失敗後的絕

望……（他是）『身負對亡母的責任而想要成為世界第一的一個年輕男

人』」（Shin, 2009, p. 513）。喪母並不是擁有媽粉的必須和必然條件。

事實上，粉圈禮儀是不在喪母的藝人面前自稱「媽媽」。音樂劇演員阿

雲嘎幼年時雙親去世。在他面前喊「媽媽愛你」的粉絲會在粉圈內受到

批評，因為這可能喚起他的痛苦回憶（拒絕一切芝士食物，2019年2月
22日）。

但喪母所帶來的憂鬱氣質有很大吸引力。《面孔》（The Face）雜誌

社的Ray Petri創造了布法羅風格的「憂鬱男子氣的新風貌—強壯而

又多愁善感」（米爾斯，2018：334）。這種憂鬱氣質不僅適用於男模，

也適用於中日韓的藝人。Rain被形容為是「男人的身體配上一個男孩的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33

媽媽愛你

臉」，「天使面龐、殺手身材」，「可愛的面龐和性感的身體」（Shin, 2009, 

p. 513）。但他在美國得到的評價則是「音樂柔軟，像帶著露水一般

（dewy）……風格需要更強硬一些（toughen his style）」（p. 515）。這或許

說明在亞洲受歡迎的這一氣質並不適用於所有娛樂圈。

作為商品，名流和明星需要具有正向且複雜的（sophisticated）吸引

力、真誠和競爭力（Lunardo, Gergaud, & Livat, 2015）。Grossberg（1992）

認為真誠的明星會使粉絲更易與之建立準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和遠程親密關係（intimacy at a distance）（Horton & Wohl, 

1956）。

準社會互動的研究來自於對這樣一種現象的好奇：粉絲沒有見過

名人真人，也未與其發生過一對一的人際互動，卻通過媒體材料和自

身想像力，認為了解對方，並構建出與對方的社會互動關係。媒體對

名人的呈現方式與粉絲和名人建立遠程親密關係有關（Marwick & 

Boyd, 2011）。Yates（2015）、Hills（2016）提醒我們：粉絲與名人間的互

動不是臆想的準社會互動，而是社交性的（social），是多點社會互動

（multi-social interaction）。準社會互動的研究發現這種粉絲行為不是病

理化的，而是常態化的。比如，粉絲癡迷於虛構的人際關係，不是因

為需要補償現實關係中的不幸福，而是因為對浪漫關係感興趣（van 

Monsjou & Mar, 2018, p. 446）。粉絲行為存在性別差異：雖都對異性名

流有浪漫幻想，但男性對物件著迷，而女性對個體的人著迷（Stever, 

2009, 2013）；女粉通過準社會互動來擴展她們的人際網絡—她們實

際生活中並不存在人際關係危機，而男粉的依戀焦慮與準社會互動強

度正相關（Cohen, 1997）。集體主義文化中的粉絲比個人主義文化的粉

絲對所粉角色的社交活躍度評價更高（Schmid & Klimmt, 2011）。這些

相關心理學研究發現了性別和文化結構對粉絲的準社會互動的影響，

但更多的媒介和文化研究論著默認以英美等個人主義國家男粉絲的行

為為研究對象。而針對非英美國家女粉絲的研究很多是為理解女粉創

造的身份而展開的。中、日、韓的粉絲為自身所創造的「媽粉」身份是

一個契機，能幫助我們從性別的角度，在地化地理解具體媒介環境中

女粉所進行的創造活動，而相關領域尚缺乏「媽粉」的專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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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rossberg（1992）對搖滾迷的經典研究認為應從情動（affect）

角度來理解粉絲，而不是將其看作被消費文化和大眾文化蠱惑了心智

的蠢貨。他區分了愉悅（pleasure）和情動，認為後者更積極，並肯定了

粉絲的癡迷行為在心理上的積極意義。雖然並沒有區分粉絲性別，但

他的研究也有助於我們以粉絲為主體，理解商品文化中的粉絲情感和

行為。基於以上文獻，本研究提出以下問題：粉絲為何需要構建「媽

粉」這一新屬性？它和其他屬性相比有何異同，具有性別批判性嗎？

同人產出：女性幻想的親密烏托邦

許多學者記錄了粉絲基於文化工業產出的文本而展開另類

（alternative）幻想的文本實踐（如詹金斯，2016；Bacon-Smith, 1992; 

Galbraith, 2012; Yang, 2009; Yang & Bao, 2012）。「幻想（fantasy）和想像

（imagination）是使我們得以成為人類的關鍵組成部分」（Larsson & 

Johnsdotter, 2015, p. 1）。與男性相比，女性會進行更多延伸閱讀（Yates, 

2015, p. 266），而「（粉絲基於流行文本創造的衍生）小說絕大多數由女

作者寫成」（Coppa, 2013, p. 307）。因為主流話語是男性視角的凝視

（Mulvey, [1975] 2014），甚至充斥著厭女文本（上野千鶴子，2015），所

以女性的性幻想只能在各種文本的邊緣地帶發生。實際生活中女性性

權利不能得到滿足，只能在具體的歷史、社會和文本語境中以不同方

式來尋求滿足這些旁支斜溢的欲望。20世紀初女同性戀從女明星公開

的媒體內容中扒取信息，通過剪報和給明星寫信等方式表達情欲

（Anselmo, 2019）。1980年代言情小說的異性戀女讀者通過編輯和朋友

推薦，在該類型小說中找尋更符合自己需求的文本（Radway, 1991）。

女粉探索親密關係的重要形式是同人寫作。同人是「建立在已經成

型的文本（一般是流行文化文本）基礎上，借用原文本已有的人物形

象、人物關係、基本故事情節和世界觀設定所做的二次創作」（邵燕君

等，2018：74）。英美的「斜杠」（Slash）小說（後稱斜杠文）就是同人文。

斜杠文、日本的BL（Boys’ Love）和（更專注情色內容而非情節的）yaoi

及中國的耽美小說，都是女性寫給女性、在亞文化領域流通的「主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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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男性同性之間的愛情或者情色故事」（鄭熙青、肖映萱、林品，
2016：176）。中國的「原創耽美」小說屬於耽美，但不是同人。同人文

中會有大量CP— Coupling或Character Pairing的簡寫，指「讀者（根

據主觀觀點和解讀）將虛構故事中的人物配對的行為」（鄭熙青等，
2016：181）—為免冒犯喜歡其他配對的讀者，同人文一般都會帶有
CP標籤等各種供讀者搜索或避讓的標籤。粉絲通過文本盜獵（詹金

斯，2016）創造同人文。在這些文本中，年輕貌美的男性間有親密關

係，但他們沒有被鉚定為男同性戀。這樣一來，異性戀女讀者／作者可

將兩位男主角都視為潛在性對象，而不會產生羞恥心理（Penley, 1992）。 

作為作者和讀者而在場的女性所獲得的愉悅還包括創作的愉悅：「利用

個人的生活經歷填充文本中的空白，挖掘文本包含的潛在故事情節，

並合作構建出一個比（原）文本系列更為豐富、複雜和有趣的敘事宇宙」

（楊玲，2012：27）。有時故事會刻意引入外部傷害：在「傷害—慰藉」

（hurt-comfort）類型中，「不得不照顧對方」的私密環境可以合理化兩人

的親密接觸（Bacon-Smith, 1992）。「對耽美文化特別愛好的女性」（鄭熙

青等，2016：178）會將人物、動物或物件想像成性主體，來獲得愉悅

（Galbraith, 2012）。這些女性想像的親密關係文本包含男女異性、男男

同性、女女同性關係等多種組合，也有性暴露程度高的文本，被認為

是粉絲探索性幻想的烏托邦。女性的幻想在其中以潛在的、曲折的方

式表達出來。粉絲對此也有反思和解讀（Bacon-Smith, 1992; Penley, 

1992）。

一些粉絲產出的文本被認為具有文學價值（Zheng, 2019）。但更多

的則屬於通俗文本。有的文本有模仿異性戀規範（heteronormativity）的

攻受組合（top和bottom。日文作 sémé和uké）。一些同人文有厭女嫌疑

（Yang & Bao, 2012）。「很多文本被描述為特別普通、程式化且品質低

下」（Kosnik, 2015, p. 119）。一些學者認為它們難以被稱為烏托邦式

的。詹金斯（2016）認為粉絲文本有進步的，也有陳腐的。楊玲（2009）

認為性別研究的學者過於樂觀，在同人文中刻意尋求進步成分。Kosnik

（2015）則認為同人文的複雜性開放了一個女性文化的檔案庫，1女性在

其中摸索自己喜歡哪種故事，就如同bell hooks通過在父親的色情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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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翻找、挑選，完成了對自己的情欲啟蒙一樣。這些文本可能被主流

的商業流行文化收編，來吸引年輕女觀眾（Kwon, 2015）。但《五十度

灰》的案例說明了，收編同人文時，主流文化通過抹殺指向同人檔案庫

內部的文本間的互文性和關聯性，斬斷了女性創作中非常重要的社會

性和互文性（Kosnik, 2015）。

另一些學者依然認為粉絲的同人產出是烏托邦式的。Steven 

Marcus（2009）總結了「色情烏托邦」（pornotopia）的體裁特點：它從男

性慾望出發構建了一個「性純粹關於慾望和肉體滿足，充斥著淫蕩、肉

體有吸引力，總是熱切地想要跟陌生人發生性關係，且總能到達高潮

的女性」的烏托邦（Salmon & Symons, 2004, p. 96）。Salmon和Symons

（2004）認為斜杠文和言情小說類似，是實現女性幻想的「浪漫烏托邦」

（romantopia）—男男和女女的斜杠文都將性基於長期的友情之上，

並且發生在一同冒險、為對方斬殺巨龍的宏大故事之中。Woledge

（2006）在Salmon和Symons（2004）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斜杠文建構

的是「親密烏托邦」（intimatopia）—在這個男性同性社交（homosocial）

（Sedgwick, 1985）的世界中，男性間在社交上的接近營造的是親密性；

這種親密可能表現為性，但超越了性。這些研究肯定了女性在同人創

作中既依靠既有文本和世界架構，又創造性地將人際親密關係置於整

個幻想世界的核心，賦予其驅動世界運行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

「親密烏托邦」（Woledge, 2006）使我們能不僅關注粉絲產出中的性關

係，而是開始理解女粉創造出來的其他類型親密關係。而「親子關係」

也是一種親密關係。因此，本研究的第三個問題是：「媽粉」構建了何

種親密關係，是烏托邦化的嗎？

研究方法

筆者從2017年12月至2020年4月陸續對28位粉絲進行了深度訪

談。分析結合了筆者從2018年3月至今在網上和線下對粉絲的參與式

觀察。筆者的追星經歷有助於破解粉絲群體的「話語箴言」，即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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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集體理性化方式）避免讓人覺得粉絲是非理性的一套相對穩定的

話語資源」（Hills, 2002, p. 67）。為避免話語箴言的誤導，作為紀敏佳的

粉絲，楊玲（2012）對並非對家的李宇春和張靚穎粉絲進行了研究。但

許多經典和晚近的粉絲研究仍然使用了訪談法。學術粉（aca-fan）作為

「半局內人」有助於減少歧視性解讀，消解粉絲所感到的「外部敵意」（楊

玲，2012：66），使粉絲無需有意使用話語箴言來進行自我保護。
Henry Jenkins、辻泉（Izumi Tsuji）、楊玲、鄭熙青、高寒凝、林品等都

是學術粉。Hills（2002）也認為，通過分析粉絲言談中的空隙、錯位，

「自我意識和自我反思的敘事中的敗落時刻」和「被重複和偏好的敘事結

構」（p. 66）可以破解話語箴言。而且，粉絲不僅是「自我缺席」，情不

自禁變成粉絲的，也存在主動的「自我反思」（Hills, 2002, p. 167）。我

們不應排斥粉絲的自我闡述，而是可以用更精妙的研究設計、深入的

分析和減少外部威脅的交流方式來得到粉絲視角的知識。

在訪談前後，筆者的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一直對被訪者開放。這樣

可以給被訪者更多自由度，允許她們在長期接觸中調整與筆者的互信

程度，利於減少她們為自我保護而進行的欺騙。作為學術粉，筆者的

公開「粉籍」（是誰的粉絲）也限制了能接觸到的粉絲範圍。筆者的愛豆

在2019年因解約糾紛爆出了他和公司雙方的負面消息。之後一位已同

意接受訪談的粉絲退出了研究。這是唯一中途退出的被訪者。

本文通過滾雪球法和在微博上發佈廣告而募得被訪者。除一人閱

讀知情同意書後選擇口頭表達同意外，筆者和所有被訪者都簽署了一

式兩份的知情同意書。被訪者和其愛豆的身份都已匿名。匿名方式由

雙方商議決定。部分粉絲受訪時對愛豆和自己的信息已有意識地進行

了匿名。例如，某被訪者說了自己的愛豆所在的團體名但沒有說他的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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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被訪者信息

序號 教育背景 訪談方式 愛豆性別 愛豆國籍 愛豆職業

1 本科在讀 微信語音（下稱微信） 男 中國 職業愛豆（下稱愛豆）

2 碩士在讀 微信 男 中國 愛豆

3 已工作 微信 男 中國 歌手

4 本科在讀 微信 男 韓國 愛豆

5 本科在讀 微信文字和語音 男 韓國 愛豆

6 本科在讀 微信視頻 男 中國 演員

7 碩士在讀 微信 男 日本 愛豆

8 碩士在讀 微信 女 中國 愛豆

9 本科在讀 微信 男 中國 愛豆

10 碩士在讀 面談 男 韓國 愛豆

11 博士在讀 面談 男 中國 愛豆

12 本科在讀 面談 男 中國 運動員

13 已工作 微信 女 韓國 愛豆

14 本科在讀 微信 男 韓國 愛豆

15 已工作 微信 男 韓國 愛豆

16 已工作 面談 男 中國 愛豆

17 已工作 面談 男 中國 愛豆

18 本科在讀 面談 男 中國 歌手

19 本科在讀 面談 女 中國 歌手

20 本科在讀 微信 男 中國 愛豆

21 本科在讀 面談 男 中國 愛豆

22 本科在讀 微信 男 中國 愛豆

23 本科在讀 面談 男 日、韓 愛豆

24 碩士在讀 面談 男 中國 愛豆

25 本科在讀 面談 男 中國 愛豆

26 本科在讀 面談 女 日本 動漫人物

27 本科在讀 微博文字和語音 男 中國 愛豆

28 已工作 微信 男 中國 愛豆

另一被訪者在被問到個人經歷時有意提供了一個模糊的、近似的

答案。在後續交流中，筆者獲得了她更多的信任，她主動提起受訪時

曾有意替換個別信息以保護隱私。但她替換的信息不影響本文研究。

由於研究問題限制，被訪者全為女性。表一列出了她們的基本信

息。後文的受訪者化名是重新取的，與表一無關，以防止他人勾連點

滴信息來定位被訪者和其愛豆的身份。被訪者大多為在校學生，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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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到博士不等。少數為剛參加工作的年輕女性。通過訪談可間接得知

她們來自不同收入階層的家庭。2其中有至少四名性少數者。部分被訪

者正處於親密關係中。大多數訪談通過面談或微信語音連線完成。因

設備故障或被訪者要求，進行了一次電話訪談和兩次分別在微信上和

微博私信中以文字和短時語音混合的訪談。含敏感、隱私信息的錄音

由筆者聽音轉錄。其餘經「訊飛聽見」的機器轉錄服務轉錄。

研究發現

女友粉戀愛，親媽粉憐愛：粉絲屬性的由來

描述愛豆時，「媽粉」常提到對方很可愛（後文受訪者皆為化名）：

Kate：見面只有短短十秒鐘！真的是！見完之後我跟朋友抱頭痛

哭，我們兩個媽粉抱頭痛哭啊！太可愛了怎麼會有這樣的天使在

人間！真的是！就想跟他繼續說話，太短暫了！太捨不得了！

Ivy：比較童真的感覺……我感覺只有兒童，童真的腦子才能說出

這樣的話。

Veronica：（她）小號特別幼稚，經常發那種素顏自拍……還有些

特別幼稚的東西……機場跟粉絲互動都特別幼稚，就真的像看閨

女……五歲。

Miley：我們怕他看到傷心，就用自己的小號選擇（說自己是）女

友粉。但實際上選女友粉的會比較少，因為（他）比較可愛，確實 

很小。

Patty：（他的穿衣風格）我接受不了，但他好像還挺喜歡。太可愛了。

Bella：他就白白胖胖，比較可愛的一個形象。

Serena：（他）雖然很好看，身材很好，業務很好，但是很可愛……

比較喜歡撒嬌的那種小孩子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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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ia：她是那種很可愛、像小貓一樣的女生……素顏又萌萌噠，

舞台上又很有力量感……我很喜歡貓。

這種可愛的屬性常跟小孩聯繫在一起。這些愛豆是理想的、惹人

喜愛的小孩，還與自己相似（楊玲，2012）：

Ivy：他非常的童話……（是）很理想的小孩……能寫出兒童詩（的

小孩）。

Amy：他有點死守規則……我生活中也是個比較喜歡遵守規則的

人，所以我可能也有點惺惺相惜……太老奸巨猾反而沒有那種蠢

的可愛了。

Emily：就是她那股努力的勁兒吧。是我成為不了的人，大概就是

我理想中的自己。

Tania：（她）感覺很有力量感……我自己是比較瘦削的……（出門）

女性身份不安全，我其實力量感還行……（但因為太瘦）我很容易

被視為那種被攻擊的形象。

因為對對方的想像是跟可愛的小孩聯繫起來的，所以想像對方與

自己的關係時，與女友粉把對方想像成男友或老公不同，媽粉想像的

是雙方的另一種親密關係：媽媽和孩子。這種關係也復現著中國的親

子關係：「父母通過子女來感受生活和獲取意義……他們看到子女享用

自己從未有過的奢侈品時候會感到補償感和成就感。有的父母把孩子

視作從沉悶而不如意的生活中獲得希望感和目標感的源泉」（馮文，
2018：149）。而母親尤其如此。相比真正的母親，粉絲可以眾籌來養

孩子，但這同樣需要她們節省生活開支並付出金錢和免費勞動。

對愛豆引起自己什麼樣的感受自己才會變成媽粉，粉絲有精確的

總結：

Kate：（我周圍都是媽粉，據我觀察）可愛加可憐就會讓一個人變

徹徹底底的媽粉。可愛可能能打動女友粉，但你覺得唉這人怎麼

那麼慘，就會變媽粉，就不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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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女友粉可能是建立在一個仰視視角……媽粉其實更多是俯

視的視角。唯粉啊女友粉心態可能是我想成為他這樣的人，或是

我想跟他戀愛，親媽粉的心態可能就是我要保護他。

偶像生產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行業：許多人競爭極少的工作機

會和其他資源。有兩類情況會造成粉絲覺得愛豆可憐：一是從2018年

開始引進韓國《創造101》模式選秀節目的出現，使粉絲們對自己認為該

出道但排名低的選手產生憐愛心理；二是娛樂業中，愛豆因各種原因

被爆出的負面消息會讓粉絲覺得心疼。Kelly和Hannah都屬於第一種 

情況。

Kelly：從他一開始的表現，我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努力的選

手，值得更多關注，可能這就奠定了一個親媽粉的基礎。你就會

關心他在節目裡表現得怎麼樣。

而Hannah則認為對方唱跳俱佳，值得出道，並因此而給他成立了

一個粉絲站，在節目期間進行應援。「應援」（ōen）來自日語，意為「加

油」，引申為在現場為偶像「加油鼓勁……及規範這種行為的一套制度

與文化……（現也包括）投票、集資、為偶像的工作團隊提供食物等」

支持偶像的行為（邵燕君等，2018：137）。2005年《超級女聲》時，「粉

絲」首次作為「fans」的音譯進入中國。在此之前，用來指球迷、歌迷、

影迷的「迷」是更通用的稱呼。當時已出現粉絲把自己和偶像（當時還

不流行稱偶像為愛豆）間的關係想像成親子關係的情況：「（粉絲）更在

意幫助偶像實現其『音樂夢想』……粉絲與偶像之間多了一層父母對待

孩子的關愛和期待」（楊玲，2012：37）。當時粉絲們為偶像發明了很多

暱稱—李宇春被叫做「『小蔥』、『蔥寶』、『歡歡』、『團團』、『小老虎』

等」（37）—也發明了自己作為對方粉絲的整體稱呼—李宇春的粉

絲自稱「玉米」，即（李）宇（春的）迷；張靚穎和何潔的粉絲則分別自稱

「涼粉」和「盒飯」，既與偶像名字諧音又巧妙融入了粉絲（fans）中的單

字。但當時尚未形成「媽粉」這樣跨越不同藝人粉絲群的身份類別。

在第二種情境中，粉絲被突如其來的負面新聞或他／她曾受過的困

難給「虐」成「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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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tina：（爆出那件事後他很多粉絲）受不了，脫粉了。然後我第

一反應是，我不會脫粉，絕不會脫粉。我當時就非常地激動。我

第二天去（買了個他代言的東西，每天公開帶著）……（媽粉）怎麼

可能會因為自己小孩就做了一件錯事，就否定他之前所有做過的

東西。我那時就很明確地認識（到）哦我原來是親媽粉。

一些明星「虐粉」的坎坷經歷是在選秀節目中被粉絲知曉的，但區

分這兩類仍有意義，因為第一類敘事在選秀節目中普遍存在：在節目

期間最大程度地發動情感動員，使粉絲真情實感地作為免費勞動力參

與應援（集資、打榜、投票等），是文化工業的必然策略；而在第二種

情境中，粉絲大多已通過明星在網站的音視頻資料、社交媒體帳號的

帖子和自己親眼見到對方的經歷來積累了一套對於「他／她是什麼樣的

人」的認知—負面消息會衝擊粉絲，但如果她通過思考可以將這一

事件納入自己對愛豆的一套協調的認知之中，她就會成為黏性很高、

不易脫粉的「媽粉」。

這種「我知道他／她是什麼樣的人」的自信一方面來自偶像產業一

整套推送愛豆物料（媒體素材）到粉絲、營造愛豆「本真性」（authenticity）

的操作。這種親近感常是當時的新媒體相對於舊媒體的特性體現出來

的，但偶像產業的設計更深刻地利用了同時代新媒體所能傳達的親密

性。日本的偶像養成體系在這方面很有經驗。傑尼斯事務所的男團和
AKB系列的女團成員都有定期的綜藝和俱樂部內的帖子和日記。Zoey

認為：「跟他們一起成長有成就感……（和）養孩子的感覺」。3這兩個系

列傳入中國，相應發展出TF家族和SNH48體系。偶像養成體系呈現給

粉絲的愛豆不是韓式完美愛豆（出道後才有曝光率），而是長時間內不

斷成長、與粉絲互相陪伴的愛豆。作為「熟人」的愛豆對粉絲而言不需

要是完美的。偶像選秀節目可以被看成是速成版的偶像養成。粉絲感

到更緊迫，短期投入更大。

另一方面，偶像養成生產線上的許多愛豆是未成年人，從象徵意

義上來說，許多粉絲像家長一樣看著他們長大。本文開頭所說的
TFBoys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們的一些「媽粉」的年齡與他們真實的媽媽

相當。2018年中國引進了《創造101》模式的偶像養成節目，隨即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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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出現了大量「媽粉」。「媽粉」這一稱謂也開始脫離TFBoys那種比愛豆

年長不少的「媽粉」；和愛豆年紀相仿，甚至更年輕的「媽粉」開始大量

出現。從第一屆《超級女聲》（2004年）到中國版《創造101》（2018年至

今），粉絲追星的網上平台也發生著變化。2003至2004年是互聯網從
web 1.0到web 2.0的轉折點（Coppa, 2013），BBS和百度貼吧這類趣緣

用戶可在同一帖子下相互討論的形式興起。《超級女聲》時期的同人文

大多發在百度貼吧上（楊玲，2012）。引介國外明星、劇集的志願組織

擁有自己的BBS，粉絲可以從上面獲取譯成中文的文本和有中文字幕

的音視頻。其中一些BBS現在依然存在。另一些組織者開始購買域

名，製作專門譯介國外明星的網站—粉絲站，簡稱站子。2009年，

與推特（Twitter）相似的新浪微博創立。為了用明星來增加流量，它沿

用了新浪博客的加V認證，引明星和組織實名進駐微博。之後，微博

又使用類似話題標籤（tag）的形式開闢了超級話題，引流量愛豆鹿晗等

人入駐。因為微博是公開平台，可以把自己的愛豆推薦給不是粉絲的

一般受眾，因此粉絲和站子都開始在微博上活躍起來。粉絲們開始通

過關注特定的站子和大粉的帳號來獲取信息（Yin & Xie, 2016）。在微

博這類公開平台上，粉絲遇到各種「不是自己人」的帳號的機率變得很

高，因此，確定自己和對方的粉籍和屬性就變得重要起來。

像大海愛月亮，我們也有名字：理智與情動

粉籍是指粉絲喜歡的是哪位名人。而粉絲屬性指的是同一人的粉

絲內部細分的身份：按幻想中愛豆和自己的關係分為親媽粉、女友

粉、老婆粉、男友粉、老公粉、姐姐粉、妹妹粉、兄弟粉、阿姨粉

等；按選擇愛豆來追的標準和重點關心的方面，分為頂流粉、顏粉、

事業粉、演技粉、舞台粉等；按喜歡的是單人還是一對情侶、一個團

體、某國藝人，分為唯粉（只喜歡這個人）和毒唯（只喜歡一個人且攻擊

與之相關的其他人和公司）、CP粉（shipper，磕CP的粉絲）、團粉、韓

粉、日粉等；按順應一般標準想像愛豆的性別氣質和情感關係還是逆

向或進行另類想像，分為正蘇（按主流方式來幻想對方。經演變寫作

「整肅」）、逆蘇（採用與主流相反或與公司力推的形象的反方向來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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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現常寫作「泥塑」）、狗塑（發掘對方與狗的相似點來幻想）等；

及按照喜愛對方還是以嘲諷、羞辱和仇恨對方，分為粉絲和黑粉（anti-

fan）。經常用來與媽粉進行比較以確定自己屬性的粉絲屬性，除了類似

於夥伴和朋友關係的「姐姐粉」和「阿姨粉」外，主要是「女友粉」：「反

正不是女友粉就是媽粉」（Zoey）。

不能做女友粉的原因之一，是覺得自己不配做愛豆的女友，但「兒

不嫌母醜」，「媽粉」身份不會使粉絲打量和評價自己：

Natalie：主要還是覺得（做不了女友粉是因為）那種配不上的感覺。

Carolyn：我對他真的不像女友粉的感覺，因為我覺得自己不配。我

對他更像是對一種很稀有的寶貝的那種愛護，只能遠觀不能褻玩。

Joanna：因為覺得我喜歡的人就是那種在現實生活中不易找到的那

些男生，所以我也不會奢望在現實中能找到這樣的男生做男朋友。

從媽粉與愛豆間的關係中去尋找粉絲自身為主體表達情欲的途

徑，是錯誤地認為所有女粉對愛豆的情感都是性慾。實際上，有的粉

絲正在與異性戀愛，自認是異性戀，而女兒是女明星。還有的粉絲明

確表達了自己的屬性結合了媽粉、泥塑粉和CP粉三者，而且自己是女

同性戀，對方是男藝人。Carolyn說：「我喜歡他就很像大海喜歡月

亮。」弗洛德（Freud）以性慾為驅動力的心理分析不能解釋這些女粉對

愛豆的情感。

而且許多粉絲除了是崽崽／女兒的媽粉，還在以「女友粉」屬性追

別的愛豆。Amy同時還是另一名演員的女友粉。之所以選擇做一些愛

豆的女友粉，而做另一些的媽粉，也可能是因為覺得後者不適合做男

友。而她們認為男友該有的特點包含傳統意義上言情小說男主角值得

依靠的特性（Gorry, 1999），也包含比較個人化的對於親密關係的想像。

Lisa：我喜歡他（的時候）是他最好看的那段時間……長得很帥，

工作也很努力，然後也很精英……很適合當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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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y：（他）不適合當男朋友。我兒子（喜歡做的事）都是那種把你

扔在一邊，我自己幹我自己的（男友的話希望一起去做事情）。

這種女友粉和媽粉的屬性並不是固定身份。一些媽粉是從女友粉

轉變而來的：

Sara：追的時間長了，就會感覺有點像愛情變親情的感覺，會覺得

有責任，有義務感……慢慢會就會變成親媽粉。

Carolyn：一開始是有點（女友粉）啦，跟風嘛，當時大家都女友

粉，而且接觸初期也還沒有那麼喜歡，越接觸越喜歡。

一些粉絲認識到愛豆對於自己是不可觸及的遠距離關係，從而轉

入了媽粉。Kelly解釋了為什麼有的粉絲可以在媽粉和女友粉屬性間靈

活轉換：

做媽粉還是女友粉取決於他觸動你的點……在晚上你可能看到某

張圖或者某個視頻覺得很帥，有很多點很吸引你。（能感受到）男

偶像的性吸引力比（你覺得他是）個你想要保護的小孩的吸引力更

大了，你就會變成女友粉。所以我覺得（媽粉深夜變女友粉）還是

蠻正常的。

在變成媽粉之前，她們大多已有一定的文化資本，有閱讀和創作

耽美和同人文的經驗，追過其他的明星或團體，或著迷過主流認為的

比偶像產業的文化商品更具品味的音樂類型，如搖滾、古典樂和音樂

會等。擁有這種資本並不是她們的「話語箴言」的一部分—她們的話

語箴言更多地表現為強調自己是理性的，而有一些粉絲（常為屬性不同

的或是對家粉絲）是非理性的、有粉絲濾鏡的—因為她們是在被問

到追星經歷時談到了自己追過和正在追的其他明星，進行生命史的敘

述。在「入坑」（drop down to a new pit）（Yin & Xie, 2018, p. 10）時，由

於擁有這種資本，她們可以對愛豆的表現保持自己的思考，而媽粉屬

性也可以合理化她們對愛豆進行批評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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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nda：我們都是非常質樸的，真的像養兒子一樣，會很嚴厲

的，就是如果他有哪裡做得不好，我們不會戴上粉絲濾鏡就說，

他怎樣都是好的。某一些演出有哪裡做得不好，我們私下就會去

說……像真正的母親一樣，會去嚴格地要求自己的小孩的那種

感覺。媽粉跟女友粉不一樣，她有這樣的特權，就是她也可以批

評，也可以（提）要求。

粉絲所認同的媽粉可以做的事是與其他屬性相比較而確認的：

Kate：媽粉不喜歡作妖……不喜歡被翻牌，但女友粉就會很想被

翻牌，或是很想通過一些雷人舉動來被人看到……會比較作一

點。媽粉會比較佛一點。4

與女友粉相比，媽粉心態較平和，不會經常波瀾起伏，更適合自

己。因為這樣能自己掌控節奏，而不是被粉圈和偶像產業內的節奏帶

著走，影響日常生活。同時，媽粉屬性也可以很方便地容納其他「舞」

的方式：如既是CP粉，又分別是這對CP中兩人的媽粉，那麼兩位粉

絲可以作為「親家」在一起討論孩子的婚事。粉絲磕的CP可以有性慾的

表達，也可以是知己一樣的親密關係，如Phoebe所說的「我幫你承擔，

慢慢一起往前走的感覺」。媽粉可以同時是團粉（因為CP粉很多是團

粉），和泥塑粉屬性也可以共存：

Joanna：（入坑後就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小的小朋友啊，然後就母愛

氾濫……之前只是有好感。看了節目後，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那時刷微博，他的泥塑粉比較多。看了一些修的圖，就覺得，哇

塞，真的好像一個好可愛的小女孩，然後莫名其妙就變成媽粉了。

Kate：（媽粉）就是：女兒，你儘管去嫖，沒關係。你嫖了，錢甚至

可以跟我要。你嫖完要去滋補一頓，去吃羊肉火鍋的話，錢也可以

給我報銷，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挑那些不乾不淨的女人！

而在主流價值看來，所有這些人際關係搭配和相應的衍生故事都

是大逆不道的，只不過大逆不道的方式不同。主流話語對媽粉的解釋

傾向於強調媽媽對子女的付出。這是從偶像產業角度出發的解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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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自己理解的媽粉屬性更多元化，因為她們對於母子／母女關係的形

態的理解更多元化。她們通過自己或集體「過家家」的想像，為自己的

屬性和自己的行為間建立了合理性，來享受追星的愛好。

粉絲身份是一種集體身份：她們作為某人的粉絲這類身份的人群

中的一個人而被認知。因此，要給自己命名才可以互相識別身份，並

建立起集體的主體性。相比斜杠文中隱身的異性戀女讀者，媽粉建立

了一個與對方及對方的人際關係有聯繫的身份。這種身份使得進一步

的幻想和創作具有了可能性，也可以讓愛豆據此對粉絲做出相應反應。

雖然偶像產業內可以利用媽粉對愛豆的關愛之心來促使粉絲進行

消費和無償勞動，但媽粉也經常為了給愛豆爭取工作機會和合理待遇

而批評公司。在極少見的情況中，公司或公司員工的帳號會點名批評

一些媽粉，認為她們的主觀臆測干擾了藝人和公司的正常安排。Kelly

就有過這樣的遭遇。由於過於相信與公司合作的協力廠商的客服反

饋，和長期懷疑公司不公平地對待自己的愛豆，她發了條微博批評公

司苛待自己的愛豆，隨後被公司某帳號點名批評。她的朋友告訴了她

被實名「掛」出來了（在帖子中圈出其帳號並進行批評。粉絲多的帳號

這麼做會導致被圈的帳號被圍攻）。她隨即關閉了自己帳號的評論區，

但為了聽到多方意見，未關閉私信。她收到了幾百上千條私信，有支

持她的，也有批評她的。這次事件之後，她另開了一個小號。由於接

收到了不同聲音，她反思了當時自己犯的錯（雖然公司掛人也有錯）。

然後，為了自我保護，她選擇不帶屬性繼續追這位愛豆（參加線下活動

等），並在追其他人時都不再帶親媽屬性。

Kelly：追星最重要是自己開心……粉絲群體的力量是很小的……

（粉圈這些操作很累。但不能對）藝人本身起到實質的、飛躍的（促

進作用）……別人（的追星方式，）投入或不投入……我覺得都是

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追星方式。有些人會從這種真

情實感的投入中獲得自身的快樂。

與偶像產業對粉絲追星方式的程式化要求相比，允許「大海愛月

亮」，也給大海「賦予了自己的姓名」，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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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男vs我們：追星女孩作為越軌者的探索和選擇

Grossberg（1992）認為搖滾迷依據現有的商品文化，充滿激情地進

行新創造。Coppa（2006）認為，傳統的劇場表演把文本產出為無限數

量的三維表演，而現代粉都（fandom）把三維的媒介內容加工，產出成

無限的文本。加工需要的三維的、肉體的原材料來自於偶像產業提供

的「物料」。偶像產業提供了理想人格和人際關係的碎片。這些碎片散

佈在愛豆的物料和八卦軼事中，粉絲需要從粉群中的傳聞和網上的歷

史資料、粉絲產出中去尋找、聯繫和拼湊。愛豆既是在本真性意義上

真實、真誠的，又是夢幻、理想的。如同斜杠文一樣（Driscoll, 2006），

愛豆也同時具有幻想性和真實性。Grossberg（1992）在描述搖滾迷的粉

絲行為對他們自己的作用時，認為社會中普遍存在一種犬儒主義的看

法，認為什麼都不重要，但「沒有人能夠在一個認為什麼都不重要

（nothing matters）的世界中長久地生存」（p. 65）；而「粉絲獲得了賦權，

是因為他們現在可以（在這樣的生活和世界中）堅持下去，繼續奮鬥以

求產生影響（make a difference）」（p. 66）。

Debora：我有很多同學都抑鬱了，可能因為學習壓力太大了。我

覺得（我們學校）虐得挺狠的……老師壓力大，根本沒時間去關心

（學生）能不能學到。我覺得我能心理健康地活到現在，有很大的

原因是因為追星……我會給自己定一個時間線，每到週六晚上就

花兩個小時去看我愛的演唱會……（然後）滿血復活，期待下個週

六。我就是靠著這樣活了（下來）。

而作為粉絲，媽粉是長期的越軌者（deviant）。女性和粉絲雙重的

弱勢、邊緣身份使她們遭遇了更多被迫反思性別和偶像產業問題的契

機，發現女性和男性未能獲得同等權力和待遇。比如，現實中的男性

並未因性侵或厭女症而被懲罰：

Ivy：以前一些什麼變態、中年班主任……讓我對真實男性產生了

很深的恐懼……我跟男生接觸的時候，發現他們的尊重感很低，

要麼就是把她捧為女神，完全純化，要麼就是那種很淺的、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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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感覺。他們會拿著手機湊在一起……放大（女明星的）某個

部位（來觀賞和討論）。更過分的也有。他們覺得這都很自然。但

真的蠻猥瑣的。

男讀者愛說教（mansplaining）：

Tania：有時候他們（粉絲）真的很越界，會希望你按照他們（想要的）

這樣寫。我就不喜歡，不想按照他們的想法……點開他微博，發現

果然是男粉……感覺男讀者特別喜歡指使（的）語氣，但其實又說

得不怎麼地……他一段話都說不通順，卻還來教訓你（怎麼寫文）。

而在追星的圈內，女粉與直男粉絲產生矛盾時，圈內爭鬥的慘烈

程度會大大升級。「男愛豆們……（的）存在，提示的就是年輕女孩們越

發強大的欲望和權利，所以直男看到他們才會那麼厭惡」（高寒凝、王

玉玊、肖映萱、韓思琪、林品、邵燕君，2017：194）：

Penelope：我從這件事感受到的……是不管是什麼圈，最髒的、

最可怕的就是直男。直男參戰會非常恐怖，你知道嗎？他們很喜

歡A，然後他們本身就很討厭B，就給了他們一個理由去盡情地攻

擊一個人……從明星上來說，肯定男藝人擁有的資源更多。個體

上來說，都是男性福利更高……個人感覺就是那種車輪碾壓式。

（沒直男參與）我們內部撕從來沒這麼恐怖。

Emily：之前粉絲威脅C，但公司毫不重視……說「我要把你臉劃

花」這種……男粉吧……當時是兩家撕，有要付諸行動。後來這

事是怎麼平息的，我記得是C的粉絲把他（真實的個人）信息「人肉」

（cyber manhunt）出來了，然後他決定收手。（搜出來）是男粉。

這些經歷教會了她們策略性地隱藏自己的越軌行為，避免招搖，

以免引起外界過度關注。只有少數父母會支持子女在不影響課業的前

提下追星：Joanna會和母親討論一些她喜歡的明星，5而她母親也會陪

她去參加見面會，並在討論她的愛豆時給予正面反饋，說確實很帥。

除此以外，絕大多數被訪者都沒有在親友或同事面前大張旗鼓地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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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比如，Amy認為：「追星是一件很隱私的事。」公開追星的年輕同

事指出Phoebe也像是追星的，而她否認了，因為她不想同事知道自己

追星，即使這些同事也是粉絲。常見做法是，如無法避免，就告訴或

暗示父母說自己喜歡哪位明星，但不會說細節：父母一般不會知道她

們具體做了什麼，接觸了什麼另類媒體內容，或在網上有多少現實中

根本沒見過面的粉絲夥伴。只有很親密的同學和朋友們會知道更多她

們追星的細節。

有些策略是她們這個群體共同採取的應付型計謀，如在同人網站

中使用三重鏈接 6以逃避網站對色情內容的審查，讓其他讀者能接觸到

這些文章。又比如避免跟直男粉群起直接衝突。還有，在網上保護好

自己的真實身份，避免「掉皮」（暴露線下真實身份）被人肉。還有的是

粉絲個人琢磨出來的策略。比如，需要男友幫自己修電腦時，用手捂

住男友的眼睛，以免他知道自己的網上帳號。2010年腐女丁燕燕被公

開舉報「傳播淫穢物品」一案和2019年深海先生被其他寫手舉報「非法

經營罪」一案都已證實了：如果網上身份能和現實身份聯繫起來，個人

恩怨有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這些案例教會了粉絲採取預防措施保護個

人身份信息。

只有這樣，女粉才能繼續維持自己的愛好，獲得陪伴，甚至謀求

個人發展。許多媽粉因追星而與其他愛好相似的女粉變成了長期的朋

友。Phoebe有個六人的小群。碰上新的選秀節目播出，她們會約時間

連麥（兩人或多人語音連線）一起看節目、吐槽。Kelly有個很小的好友

圈子，會陪她參加線下見面會，去見愛豆真人。Kate的站子有六名核

心成員，經常一起聊天。一些媽粉有長期共同追星的朋友，碰到新的

愛豆，覺得對方會喜歡，就會推薦給她們，同入新坑。

被訪者中約三分之一在留學（部分追隨愛豆去了日本、韓國留

學），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或轉入了喜歡的專業（雖然家人不支持，

但成功考上了）。作為粉絲的越軌經歷不僅給她們提供了陪伴和情緒支

持，還切實地改變了一些人的人生軌跡。在「草泥馬」研究中，郭於華

（2009年2月25日）和王洪喆（2010：24）曾正面評價網民作為「弱者」的

抵抗武器—「隱藏文本」（Scott, 1985）—認為隱藏文本所創造的社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51

媽媽愛你

會空間本身也是反抗的一種成就。媽粉身份下隱藏著的小小天地和情

誼所提供的情緒支持和對探尋自我身份的鼓勵，陪伴她們走向了更快

樂和自主的未來。女粉即使只是暫時在青少年和青年時接觸和維持這

種「越軌」愛好，已足以改變她們的人生。因為深度參與追星並接受到

了更高教育，她們的反思已表現出很深的洞察力：

Penelope：為什麼男性沒有親爹粉……我覺得因為男性他本身就

要麼扮演父親，要麼扮演兒子……他只有這兩種角色。大概有了

自己（的）行為能力之後，除了在他爸面前，或者說甚至在他媽面

前，他就是爹……他可以掌控……包括他追誰……日本AKB48

就直接養成，去給他們選，去打錢……然後去握手會，我覺得這

時他們要麼就是把她神化了，要麼他覺得……是我在養你這種感

覺。他們根本不需要代入，不需要再去想像，因為整個體系給他

的消費或者說互動方式就已經是這樣了。

媽粉們追星往往開始於大學前，甚至始於初中。在追星過程中獲

得的與其他粉絲的、與愛豆的和體會到的愛豆與他人間的親密關係陪

伴和滋養了她們對自我、親密關係和資本主義偶像產業的思考。

結論和討論：保護自我的距離，保持理智的熱情

本文有三個研究發現。第一，媽粉身份是相對於女友粉而建構起

來的，其興起和擴散受偶像工業選秀、養成和激烈競爭下大量愛豆競

爭少量資源的現實所影響。粉絲感到對方可愛又令人憐愛，就會傾向

於自認為媽粉。第二，媽粉與愛豆的親密關係建構中，媽粉自身的追

星形式是多樣化的。雖受到偶像產業的過度動員，但相比於產業對粉

絲的期待，媽粉是更具包容性、可與多種追星身份交叉存在的粉絲屬

性。第三，不管是媽粉本身的追星方式，還是媽粉和其他粉絲屬性交

叉的追星玩法，在外界所看來全屬於越軌行為。粉絲通過不斷地加深

對產業和愛豆的了解，會採取主動策略來保持距離，保護隱私，從而

保護自己和自己的愛好，避免遭受產業對粉絲的攻擊和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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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以性慾的紓解或閹割來理解女粉的行為，會誤解她們從追星

活動中得到的親密感和自主思考的自信。這種理解方式反而與主流父

權話語污名化女性的路徑相似。如果說CP標籤是關鍵詞，使粉絲可以

在同人世界中搜尋自己喜歡的角色配對的同人文，那麼媽粉屬性也是

關鍵詞，可以使粉絲在追星的亞文化世界中更方便地尋找同好。這種

屬性是在社群中通過粉絲間和粉絲與愛豆間的互動建立起來的一種集

體身份：粉絲通過共同建構自身主體性，合理化自身行為，提高自己

身份的可見性。這種集體屬性掩蓋的是幾年甚至十幾年粉絲亞文化的

暗流湧動。粉絲構建親密烏托邦的素材不可避免地來自偶像產業，但

媽粉們充滿熱情與理智地對其進行了改造，以更好地服務於自己的幻

想和生活。這是女粉們在青少年和青年時期的有益嘗試。幻想與真實

親密關係交織的粉絲活動支撐著她們成長成更快樂、更自主的人。

因為筆者是通過滾雪球法和微博帳號公開招募的方法獲取被訪者

的，所以可能造成被訪者受教育程度偏高。但從訪談中可以了解到，

媽粉大多是在接近成年或成年後開始變成媽粉的。媽粉不一定比她們

的孩子大，但她們幾乎都自認為現在的自己比剛開始追星的自己更成

熟。作為粉絲，她們需要時間成長為自認為較成熟的媽粉，也可能因

為這個原因，媽粉的年齡和學歷在粉群內偏高。這是否是媽粉的共同

特點還有待研究。

因篇幅和精力所限，一些相關問題未能深究。完成教育、參加工

作、開始擇偶後，女粉將如何安置青春期和青年期自己的粉絲活動所

帶來的性別意識覺醒？已意識到結構性性別問題的女粉會變成怎樣的

女性主義者？媽粉磕的CP情是否與她們的真實經歷有關？這都有待進

一步研究。

註釋

1 東浩紀指出御宅族（主要是宅男）面對的是宏大敘事被消解後的後現代社
會，他們從中重新尋找精神寄託的文本庫是一個萌的資料庫，可以不斷增
添元素，也可以提取元素重新組合成角色。這些角色的文本使人的欲望被
降格成了需求，而人變成了可以被即時滿足需求的動物。而Kosnik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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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空間內互相關聯的文本描述成為角色在不同宇宙中擁有不同命運和
故事可能性的檔案庫。相比之下，檔案庫使用者比資料庫的使用者的能動
性更大。

2 一些粉絲在大學時通過打工來賺取外快用於追星。有的被訪者曾為網絡小
說作者作寫手，還有被訪者曾在學校附近的列印店打工。這些臨時工作常
常非常低薪。在追憶當時情況時，她們都說自己被嚴重剝削。她們花了很
多精力，但收入非常微薄。這些經歷也有助於她們反思階級和剝削問題。

3 在日本粉圈內沒有成型的「媽粉」身份。感覺到愛豆很可愛，就會變成粉
絲，卻沒有更進一步的「媽粉」分類（Zoey）。但混日圈的中國粉絲會將自
己定義為媽粉：因為自己比較「佛」，所以應該算媽粉。日本本土有沒有
這一身份定義，對她來說沒關係。

4 Kate在校看本文文稿時更新了自己的觀點。她說她已不再那麼激烈地區分
女友粉和親媽粉。為了給愛豆固粉，Kate現在認為應該溫和地團結盡可能
多的粉絲。

5 Joanna在校看本文文稿時補充道，她是有選擇性地與家長分享信息的。她
不會分享她以泥塑方式追的愛豆，因為很難解釋什麼是「泥塑」，以及她為
什麼會泥塑這些愛豆。

6 2020年7月開始，網易的LOFTER這一同人大本營網站已經開始屏蔽外部
鏈接。粉群的這一策略的效果是暫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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